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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礼微型小说

多情的种子是很多年前就埋进土里的。
那时，农村的电还不正常，月光明朗的晚上，大
人孩子都很兴奋，三三两两在村子北边唯一的
一条柏油马路上溜达。

附近好几个村子的年轻女孩，年轻男孩，
未嫁的，待娶的，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有的
还特意在头发上打了摩丝，在衬衣上撒了花露
水，神气活现地在月上柳梢头时出现在田野边
沿。他们先是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脸上的表情
神秘兮兮，似在开一个分赃会议。这阶段持续
不了几分钟，女孩男孩两个一对儿就凑在了一
起，迈着优雅的羞涩的步伐，四散而去。

我羡慕他们的神气，在如水的月光里，他
们的影子被庄稼切割得朦胧、浪漫、唯美。那
一定是件特好玩的事儿，我想。

上到小学五年级时，情窦似乎初开了。新
来的老师很新派，她排座位时，将男孩女孩列
成两队，按照顺序一男一女坐一张桌子。班里
的调皮孩子管这样的一对同桌叫两口子。我
们在得知要排座位之时，就拼命地要在所列的
队伍中占据一个好位置，很多男孩都希望跟大
家公认最美的女孩坐同桌，不幸的是，他们争
来争去，我渔翁得利捡到便宜。那女孩成了我
的同桌，她是村长的女儿。用那些捣蛋家伙的
话来说，一年来我们俩感情很好，相敬如宾，互
相帮助，共同进步。那时候，所做的一个很雷
同的白日梦便是有朝一日，我带着吹吹打打的
乐队以及大红的轿子娶她过门，猩红的盖头映
着她飞满红霞的脸。都是电视剧里的镜头。

那会儿，我在村里有人家娶媳妇时特别地
多愁善感。曾赋诗一首：一年一年又一年，年
年结婚没有咱；何日娶你做新妇，何年共汝剪
红烛。不幸被好事者看见，一时间传播甚广，
我很荣幸地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老婆迷”。而
诗句里的那个“你”，原来只是泛指而已，也变
成了特指“村长的女儿”。我受到了很大压力，
有回村长遇见我，捏着我脸蛋说，臭小子，不考
个好大学，想娶我女儿，门儿都没有呢。也就
是那时，我才意识到跳出农门，是一件关乎终
身大事的很严肃的事情。

我那漂亮的女同桌在我面前也开始变得
扭捏不安，不过却更加殷勤起来，替我削铅笔，
给我从家里拿热乎乎的肉包子。

一转眼的工夫，我们初三毕业了。为了早
日实现娶媳妇儿的美梦，我下了十足的力气去
啃课本，终于考上了县城一中。遗憾的是，她
没有参加中考，被她的村长父亲拉回家里帮
忙。她家里女儿太多，作为老大需要提前承担
一部分责任。

那年夏天的夜晚，月光似乎特别地凄迷，
我们不曾相约，却在村北那条柏油路上相见
了。她穿了条碎花的连衣裙，头发松松地绾在脑
后面。我们并排走，很矜持的样子。走出了众人
的视野之后，她的身子挨近了我，我就嗅见了一
种很清淡的芬芳。她说，以为不会在这条路上
碰到你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能在月亮消
失之前遇见你，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如果遇不
到，则我们之间一切都就此结束。我说，我要考
大学，我想娶你。她笑了。在她灿烂地微笑时，
我看见如水银泻地般的月光就像很多年前那
样，淹没了我和她，我的心头涌上几许恍惚。

从此，很少再看到她。那似乎是她在故意

地躲藏吧。她绣的鞋垫，做的布鞋却隔三差五
就被某个小孩子送到家里来。鞋垫上绣了鸳
鸯戏水，绣了比翼而飞，绣了天长地久，绣了不
弃不离。

但我的家人很快听到风声，村长野心勃
勃，他要将他最漂亮的女儿当作一枚重要的政
治筹码嫁出去，对象似乎是县里某局局长的公
子。那是个冬日里阳光相对灿烂的星期天，我
没有回家，就被同班的英语委员邀请，帮她晒
晒被子。我跟在学习委员的后面，怀里抱着她
厚实的两条棉被子走到距离生活区百余米的
操场上去。等我回到宿舍，舍友说，刚有个陌
生的美女来找你，等了一会儿，离开了。我浑
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放寒假了，回到家里时，听人说，她已经出
嫁到县城去了。

母亲说，孩子你不该呀，才去了几天高中，
就变心了。原来，那天那个陌生的美女竟然就
是她。她本来去找我，是让我赶紧找个媒人去
她家里提亲的，却不料竟看到我帮学习委员晒
被子的一幕。

村人，我的小学同学们戳着我脸骂：你个
陈世美。

有人说，她出嫁时，眼睛哭得桃子一样红肿。
我想不到，她的心灵竟是那样的脆弱。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多少个夜里，我还会

做同样的梦，我梦见我娶她过门，乐队吹吹打
打，红霞飞满了她的脸庞。再细看，她的眼睛
里竟似还有泪痕。

据说，她其实过得挺幸福，我没有亲眼看
到她的幸福，竟是满心的惆怅。她出嫁的这件
事，我至今还觉得对于我，那就是一场惨淡的
成人礼。

情蛊·情花·惆怅
□储劲松

我的父亲是英雄
小时候，我看见父亲就害怕，因为父亲

脸上有道长长的伤疤，从眼角蜿蜒至嘴角。这
时，父亲就抓住我，指着自己的脸，充满得意地
说：“看清了，你老子可是英雄哦。这脸是抓流氓
时被流氓的刀子划伤的。”父亲说，那么多人面对
流氓的刀子低着头，只有他大吼一声和流氓扭打
在一起，流氓的刀子划伤了他的脸，可他没让流
氓逃走，把流氓扭送到了派出所。

我的父亲是英雄！这句话激励了我的
童年。因为家里穷，我不像同龄的孩子有好
衣服穿，有好书包背，有好学习用品可以炫
耀，可我一点不嫉妒，我是英雄的女儿，这是
他们没法比拟的。

村里办工厂后，父亲凭借自己是英雄的
光辉形象，做起了保安队长。工厂在村后的
荒坡上，那天，父亲让其他几个保安回家过年
三十，一个人在冷冷的厂房里煮面条吃。有几
个外村的小青年以为厂里没人，爬进来偷材料，
父亲跳到他们面前。几个人吓了一跳，可看到
父亲一个人，就围了过来，父亲把帽子一摔，指
着脸上的伤疤大吼道：“来吧，老子当年和流氓
都干过，会怕你们几个毛孩子！”几个人看着父
亲那张狰狞的脸，想了想回头走了。

从此父亲更加得意了，他这张丑陋的脸
撑起了一面旗帜，只要村里人谁和谁有纠
纷，动起手来，父亲去了就没人再打了。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可是没有想
到，我有了和父亲同样的一张脸。我在树上掏
鸟窝，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树枝划破了我的
脸，留下了一条难看的伤疤。这一年，我11岁，
我还不懂得这对于我未来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父亲做了个惊人的举动，他辞去了工厂
的工作，带着我离开了世代相守的土地。我
进了城市小学，报到那天，老师看着我脸上
的伤疤说：“这孩子脸怎么了？”父亲说：“娃
儿勇敢呀，6岁时我们坐公交车，车上有个小
偷偷钱包，一车人都不做声，只有她喊了声

‘叔叔，你干吗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我们
下车时，有个男人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说这娃
儿挺可爱的。没想到，他就是小偷，他手心里
藏着的刀片，划破了娃儿的脸，娃儿一个劲地
哭，我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这伤口感染
了，到现在就成了这样……”父亲一边说一边
微笑，他为有一个英雄女儿高兴。我奇怪地
望着他，不知他为什么要说谎。

班会课上，老师流着泪水讲了我的故
事，同学们都鼓掌了。我赢得了周围人的尊
敬。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不想我
生活在别人的口水里。因为我是英雄，在旗鼓
相当的情况下，班干部的选举倾向我，三好学生
的选举倾向我，保送生的选举倾向我。父亲
用他善意的谎言，撑起了我美丽的天空。

工作后，谈恋爱了，和别的丑陋的女孩
不一样，有很多男孩追求我。他们看着我脸
上的疤痕，没有讨厌、恶心，而是又心疼又敬
佩。当我带着男朋友回家看望父亲，我们父
女私下交谈时，我感激他对我的恩赐。父亲
突然古怪地笑了，他指着自己的脸说：“其实
我和你一样，我也不是英雄，我这条伤疤是
和小伙伴打架，弄伤的。”我吃了一惊，看着
父亲的眼睛，他没有必要骗我。半晌，我说：

“你就是英雄，你一直都是以英雄的形象要
求自己的。”父亲点点头：“谎话说得多了，我
真就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了，不论走到哪里，
我都跟自己说，你是个英雄了，你不能给英
雄抹黑呀。”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何尝不是一
样，这些年来，始终以一个英雄的形象矗立
在人前，才收获了完美的人生。

十三四岁时，还是个丝毫不知男女情事的
小屁孩，却喜欢背着家人偷偷摸摸地读爱情小
说，像旧式的章回、传奇和鸳鸯蝴蝶派之类。
书里那些朦胧而又高尚的爱情故事，我当然读
不懂，更不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一
个个要以头抢地痛不欲生悲叹“问世间情为何
物，直教生死相许”。然而读的过程中，内心渐
渐生发的那种如同小虫懒懒蠕动、抓挠、咬噬
般的惆怅感，却是真真切切的。终于长大了，
到了恋爱的季节，忽然就明白了：真的喜欢上
一个人，内心的情愫，一开始必然是惆怅的。
或者说，爱情起源于惆怅。

一个下雨天，我躲在西厢房里读一部写爱
情的章回。许多年以后的今天，那部小说的名
字和作者我早都忘了，却一直记得小说里那个
名叫小秋的多情小女子。她是一个乡村私塾
先生的女儿，暗恋上其父的一个学生，一恋就
是整整3年。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她的眼里和
心里，无处不是意中人的影子，可是一直到意
中人离开村庄进京赶考，她都没有跟他捅破那
层纸。在那个礼教吃人的年代，她只能默默地
单相思，默默地以泪洗面。书呆子走了，姑娘
的泪也流尽了，在心上人走了两个月后，她郁
郁地香消玉殒了。故事古典得很也土气得很，
作者把小秋内心的千般惆怅万种缱绻，刻画得
细腻如尘，叫我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读《诗经·秦风》里的《蒹葭》，看见诗
里这样写：我的心上人，一会儿在水这边，一会
儿在水那边，一会儿在水中央，一会儿又在沙

滩上，就发现那部章回与《蒹葭》在写相思的惆
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前几天又读张爱玲的
遗作《小团圆》，在开头有这么一段——九莉快
30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
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
来。”张爱玲把这惆怅，这融合了幽怨、甜蜜、迷惘
等诸多元素的情感，写得叫人心灵颤抖。大约，
古人说的“情到深处人孤独”，也就是孤独到惆怅
的意思吧。而功力超凡的写情圣手，其顶尖功夫
我以为也是体现在状摹惆怅的情态上。

在湘西苗族，从古到今一直流传着三种神
秘巫事，一是赶尸，一是落花洞女，一是下蛊。
据说，那些叫人不敢相信的事还确有其事。古
代的许多志书、医书、小说，甚至史书，比如《后
汉书》《诸病源候论》《峒溪纤志》《医学纲目》
等，都煞有介事地记载了制蛊之法、施蛊之术，
不由人不信。又据说，下蛊的都是女人，被称
为蛊女，她们下的蛊分 3 种：情蛊、怕蛊和恨
蛊。而下情蛊，是让她们看上的男人，不管喜
欢不喜欢她，被下蛊后就从此对她们死心塌
地，否则就会死于非命。李西闽在“唐镇三部
曲”第一部《腥》里，就写了师徒两个蛊女，凌初
八和上官玉珠，对她们各自所爱的男人画师宋
柯和抗日英雄游武强下情蛊，只要听到她们的
召唤，被下蛊的人就会恍恍惚惚去往她们所在
的黑森林。古书和李西闽写的制蛊之法都差
不多，就是把蛇虺、蜈蚣、蜒蚰、蛤蟆等百种毒
虫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让它们自相吞食，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就是蛊。我对此法颇为怀

疑，尤其是下情蛊这么情意绵绵的事，怎么可
能与毒虫连在一起？我以为，蛊女下的情蛊不
可能是毒虫，而是惆怅。因为只有惆怅，才是
深情，才能发生巫术效应。

同样，我以为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里写
的绝情谷的情花，其花毒也应当是惆怅熬成的
汁。那情花美艳非常，但只要是不小心被它的
刺刺中的人，不想念心上人则罢了，只要动
了念想，全身就会立即疼痛难忍，而且越想
越痛，除非不想了，或者吃了解药绝情丹。
杨过、小龙女、李莫愁、绿萼……被情花刺
到的人，无一不体验了那种痛的滋味。情
花实质上是绝情花。我记得金庸先生并没
有说情花的药理成分，但我坚信其主要成
分一定是惆怅。因为，惆怅其实也是叫人
痛的，心窝子痛，全身痛，差不多符合情花之毒
的发作症状。

□郑啸


